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 9 起，造成 7 死 2 伤的惨

剧。这些 20 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失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

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

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 基

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

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

城 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

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

呐喊，警 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当我国的一些产

业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 

我们注意到与 GDP 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

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比上一代更大

的生 存压力，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和主体意识遭到削弱。富士康员工悲剧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与社会权益的维护已迫在眉睫。 

我们认为，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必须依靠国家、企业与

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才能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富士康集团自

1988 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环 渤

海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 60 余万员工。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

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 109 位，连续 7 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 

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 

目前企业中缺乏打工者自我救助与互助的组织机制，富士康公司看似科学的管理

模式，实际上无法缓解员工高强度付出与低收入之间的巨大心理反差和压力。这

些青年员工放弃权利或放弃生命的行为背后的企业管理方式存在何种影响，值得

深入探究。 

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

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

条件。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农民工

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 安



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

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城

市 工人，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深圳的崛

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深圳市 2008 年底实际人口超过 1200 

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 228 万，正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贡献，才创造

了深圳市今天的繁荣富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

存 处境，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 80 年代

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

来响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 利。

象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通过工会等正式组织以及同乡同学会等非正式组织，

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 

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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